
正是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人们才更加期盼春

天。所以雪莱的那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被

引用无数遍之后依然还在被引用。

春天，多么鲜活灵动，多么有弹性有生机的字眼。

东风吹响春天的口哨，万物复苏。“复苏”的还有“蜗居”

在楼上的父母。他们又可以搬回农村住了，整理房前屋

后的园子，准备播种的籽粒，还要种一棵春天的树。

的确，有那么多名人喜欢种树：诸葛亮植桑八百，董

奉有杏林千棵，陶渊明门前的五棵柳树依依摇曳着历史

的光阴……

然而，父母种树，缘于我。

那时的我十一二岁，比男孩子淘气得多。上房檐掏

鸟窝，下河套捉泥鳅，草窠里逮蝈蝈，弹溜溜，扇啪叽，滚

铁环……我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衣服脏了，破了；脸

花了，头发散了；小腿和胳膊肘经常伤痕累累。每每回

到家时，父母就打趣我：“这是哪里逃荒来的？”

一个春天的早上，我被亮晶晶的阳光唤醒。坐起

身，见父母在窗前忙碌，我便迅速穿好衣裤来到园中。

父亲已挖好了一个土坑，旁边的地上躺着一棵小树。

我好奇地问：“爸爸，这是什么树？”

“海棠。”

“为什么种树呀？”

“为你。”

我想起了前一年的夏天，总是惹祸的我。我带着几

个小伙伴偷前院三奶奶家的樱桃吃，后来把树旁我们站

的半截土墙给踩倒了；为了吃到王大爷家的杏子，趁他们午睡，我们几个接连爬到

树上，后来把树枝给压断了……想到这些，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母亲温和地说：

“这回咱家有树了，不许去别人家偷吃了，自己家的果子才是最好的。”

我使劲地点点头。

父亲要我来种树。我把小树拿起，轻轻放进土坑里。它比我高多了，和我手腕

一般粗细。我扶直，父亲填土，填完土，我踩实，再浇水。

说来也怪，从那以后，阳光下，风雨中，忽然有一棵树就系在了心头。我往外疯

跑的次数少了，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海棠树抽出的第一片新叶儿，被我画在了本

子上：鹅黄浅绿的渐变色调裹着圆润又有棱角的一小块几何体，像翡翠，又像丝绸

那样娇嫩。叶子表面被我用细彩铅笔描过，脉络分明，似乎叶绿素在里面流动，显

示着盎然的生命力量。画完，我又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贴在语文书皮的左上角，一看

到它，我的学习就有了动力。紧接着海棠树抽出第二片叶、第三片叶……满树的叶

子如我一样新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海棠树已有几个花

骨朵在微雨中张开小嘴了。我刚背会的“著雨胭脂点点消，半开时节最妖娆”正好

派上了用场。

以后的日子里，我喜欢在海棠树下看书或背诗，累了就抬头望一望叶儿、花儿、

果儿，偶尔也瞧一瞧树旁那群小鸡，毛茸茸地滚来滚去。

再后来，我长，树也长，等到树冠亭亭如盖时，我已离家求学。但每年暑假，我

都能吃上最甜美的海棠果。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30岁那年，儿子4岁，他爸爸下岗了。日子突然像脱轨的

火车，我有些茫然，有些看不清前路的方向了。

也是春天里，我带儿子回父母家，强颜欢笑的我难掩内心的忧郁。母亲做了我

爱吃的饭菜，饭后，父亲让我和他去种树。后园墙外，父亲把几十棵小松树装上独

轮车，推走。我在后面跟着。来到西山我家地的地头，地头有一片山洼，父亲要在

那里种树。

山洼地，遍布草根树叶，地面很硬，土又很黏。父亲一镐头一镐头地刨着坑，刨

了十几个坑后，看着父亲大口喘气，我就抢过镐头继续刨。没几下就感觉手掌要磨

出水泡，鼻尖也有细汗了。父亲再接过镐头，再继续刨。一个多小时后，我和父亲

终于刨完了坑，种完了树。

山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溪水淙淙地流过，听得见树林里鸟儿的鸣啭，听得见远处

声声的牛哞。我看着眼前一行行的小松树，一种欣喜，多年前种海棠树的久违的欣喜

重又回到眉宇间。这些小松树将迎风沐雨比赛似的长。你看吧，叶长了，枝粗了，根壮

了，有一天它们会坚不可摧，会成为栋梁。我的眼里倏忽间有些湿润。

“孩子，生活不易，你得学会成为你自己的树。”父亲没有看我，依然看着小松

树，语重心长却又云淡风轻。

我看着父亲，使劲地点点头。

……

前几天，父亲又在电话里问我今年种什么树，我说：“种桃树

吧，我喜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春天了，你也种一棵树吧，就如我们的日子，盼着它长大，开花，结

果。有些东西，比如坚持，就会深深地

扎进土里；也有些东西，比如理

想，会努力往天上蹿。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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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画面，常常在我眼前浮

现，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那是夏日的午后，天上的云彩绚

丽多姿，山谷里的风温暖轻柔。云挽

着风，风牵着云，伸出绵软的十指，深

情地抚摸着炊烟袅袅的小村落。在

云淡风轻的抚慰里，我们兄弟姐妹在

父亲母亲跟前绕来绕去，一起欢欢喜

喜、蹦蹦跳跳地做游戏……

小时候，有趣的游戏，有趣的画

面很多很多。夏日里，在河边用小

石头打水漂，在没及膝盖的浅浅的

河里打水仗；秋天里，在小树林里玩

捉迷藏；冬天的时候，在山坡上堆雪

人、滑冰车、打雪仗。凡此种种，都

极其热闹、有趣。而以女孩子为主

的游戏，有跳皮筋、踢毽子、丢手绢、

“老鹰捉小鸡”和歘嘎啦哈等等。

我和二弟也喜欢跳皮筋的游

戏。虽然我们是男孩子，但因为对

皮筋的超级热爱，我俩常常心甘情

愿地扯皮筋。三姐和她的女伴一个

组合，四妹和邻家小妹一个组合，老

妹和邻家女孩一个组合。三姐组合

边跳边唱，她们的声音很清脆——

“小花猫上学校，老师讲课它睡觉。

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你说可笑不可

笑。”“橡皮筋，脚上绕，绕在脚上跳

呀跳。像大雁，像小鸟，先跳低来后

跳高。”两组动作跳得娴熟、完美。

四妹组合也是边跳边唱，声音

略微纤细一些，因为邻家小妹的一

个小失误，第一轮失去了跳第二组

动作的机会。四妹和邻家小妹脸上

满是遗憾。

轮到老妹组合跳，她们又换了

儿歌，声音显得有些稚嫩——“小河

流水哗啦啦，我和姐姐去采花。姐

姐采了一大把，我只采了一朵花。

姐姐得了大红花，我只得了金娃

娃。花，花，马莲花，风吹雨打都不

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

开花，就开花。”“小汽车，滴滴滴，马

莲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

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两组动作

跳得小心翼翼，虽有瑕疵，却没有出

错。

往往就是在她们比得难分高

下的时候，我和二弟开始“耍心

眼”：“累了，累了，不跳了，不跳

了！”二弟抗议，我附和着。三姐

说：“给你俩每人一个‘田字格’，每

人一个‘大算草’，好吧？”二弟说：

“不干！”我说：“我想和三姐换文具

盒，三姐的文具盒图案是白雪公主

和七个小矮人……”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游戏

都是简单、简朴和简陋的。除了男

孩子玩的冰车算是个稍大一点的

“物件”，女孩子玩的皮筋、毽子、小

手绢、嘎啦哈是稍小一点的“物件”，

其他的游戏基本就不需要借助什么

物件或者玩具了。

有一个游戏是男孩子、女孩子

皆大欢喜的项目，且不需要玩具和

物件——那就是在刚刚糊上墙的报

纸上找标题。报纸一上墙，每个人

都是要站在报纸前阅读一番的。阅

读各种名头的报纸犹如畅游知识的

海洋，那里面的学问是学也学不完

的。读过两三天之后，我们便开始

琢磨起报纸来。“捉迷藏”是找人，在

报纸上找标题是不是和“捉迷藏”有

异曲同工之妙呢？

怎么玩呢？开始的时候按照年

龄轮流坐庄当“老师”，“老师”自然

是负责出题的人。可老按照年龄也

不行，那不公平呢，后来干脆就“石

头剪刀布”。

时间上怎么定？出题的时间，要

在一分钟之内给出来，每人每次可以

出三道题。答题的时间呢？五分钟

之内必须找到！二姐给出了游戏规

则。要是五分钟之后没有答出题来，

出题者继续出题，也就是继续当“老

师”。标题被找到三分之二，出题“老

师”下课，换下一任“老师”上场。

而找标题也衬托出你对哪一种

知识的偏好和喜爱，你想出一道什

么样的题目，报纸都是不求回报地

慷慨馈赠，各种题目千奇百怪，任由

你在那缤纷多彩的世界里挑选就

是。当我以“老师”的身份给兄弟姐

妹出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

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浑身透着光

芒。而这报纸仿佛就是散发着泥土

芬芳的大自然，花草葳蕤，万物繁

茂。轮到我出题了，恰巧在搜寻中

发现了自己喜欢的内容，看着看着

竟然忘记了出题目。我甚是辛苦地

仰着脸，想把棚顶的那篇文章读

完。二姐急促地催我，“快点出题目

啊！”我回：“我还没想好呢！”

我假模假样、聚精会神地盯住

那么三两张报纸，目的只是为了实

施声东击西的战术。诶，有了！

转过身，在过足了当老师的瘾

后，我开始转入正题：“‘我国第一台银

河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央电视台首

届春节联欢晚会取得圆满成功’‘大

地’这三个标题在哪儿？”前两个标题

很快被找到，第三个标题却迟迟不肯

露面。后来我虽然由出题者变成了

答题者，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找到的

那一个标题，心里还有些小得意。

二弟有样学样，轮到他出题，他

也要求要像老师上课一样，有个像

样的仪式，结果被二姐否决。“你就

别整景了，再不出题，换人了啊！”

父亲母亲也特别喜欢这个游

戏。是不是他们认为搜索和寻找标

题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呢？反正，

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俩

都是举双手赞成的。不仅如此，父

亲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地参与进来，

且不单单是参与进来，少言寡语的

他，有时甚至会毫不吝惜自己的溢

美之词。而坐在一旁不识字的母

亲，脸上始终绽放着盈盈的笑容，一

边娴熟地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还

忍不住忙里偷闲偶尔观战。

红尘滚滚，滚滚红尘。

往事像被植入大脑深层的芯片。

那些渐行渐远的儿时游戏，永远被存

储，被珍藏，且在记忆里永不消逝！

儿时游戏萦心怀
□□初永春初永春

“聪姐”是我对女儿的爱称。聪

姐性格过于憨厚，大名遂取“澜雨”

二字，希求她多点“伶俐”。

随着女儿的长大，作为父亲的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手

指触摸着键盘，脑海里不断闪过女

儿出生以来我们俩相处的画面：从

她两岁前我还贪玩不愿理睬到喜欢

跟她腻在一起，从她进入校园到我

们一起旅行看世界，从她沉溺于游

乐场钻上跳下到我们一起滑雪、跑

马拉松，从她喜欢时时刻刻黏着我

到渐渐跟妈妈有了越来越多的悄悄

话……我知道，我的女孩已经开始

长大了。

女儿承袭了我的体育基因，也

非常热爱运动，各种体育项目学起

来特别快，只是每个项目都很难坚

持长久。不到四岁，我就把她拉到

雪场找个教练教她滑雪，很快她便

掌握了犁式直滑降。那时候穿梭在

初级雪道上，头盔占整个身子一半

的小女孩总会成为滑雪场的焦点，

引来众人的啧啧赞叹，我和“聪妈”

也颇为此骄傲了一阵子。只是，滑

着滑着，聪姐习惯了速降带来的快

感，却排斥学习略显枯燥的转弯技

术，这导致她很难驾驭中级雪道以

上的难度，因此她的滑雪技术提高

缓慢，她越来越不喜欢滑雪了。

就在我和聪妈一筹莫展之际，

转机来了。秉承不抛弃不放弃的原

则，每年冬天，我们都会给女儿报名

参加滑雪冬令营。这一年又约了几

个小伙伴，但只有一个与她水平相

当，其他人都是新手。几天学习下

来，我发现聪姐的转弯技术有了明

显提高，问她是怎么改变的，她的回

答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不

能让她们追上我！”原来，聪姐内心

是有着她自己的小虚荣、小傲骄和

小倔强的。针对她这一特点，我们

做了一系列的设计。于是，逐渐地，

妈妈从开始陪她滑行时假装“跟不

上”她的速度和节奏，到真的跟不

上；我也从开始时客串她的滑雪教

练，很快沦落到雪道上勉强能望见

其“尾灯”。女儿也越来越有自信，

并先后刷完了北大湖滑雪场和万峰

滑雪场的全部雪道，从此真正掌握

并爱上了滑雪这项运动。

女儿特别有爱心，从小就非常

喜欢小动物。家里养过小仓鼠、小

乌龟、小兔子，甚至还养过一只小金

毛。只要有时间，她都会给小动物

们投喂丰富的餐食、耐心地清理粪

便、梳理毛发，还经常把它们从笼子

里放出来，领着到处去“遛弯”，为此

还跑丢过一只小兔子，让她难过了

好久。当然，小区里的野猫也成了

她爱心泛滥的对象……聪姐三个月

内被仓鼠咬过两次，被小兔子咬过

一次，被野猫挠伤过一次。为此她

不得不频繁地注射狂犬疫苗，以至

我们一度担心聪姐会不会对狂犬疫

苗产生抗体。

聪姐天性纯良，从小到大没跟

身边的小伙伴发生过任何口角，也

从没说过任何一个小伙伴的不好，

甚至于幼儿园

有个小男孩欺

负她，也没跟家里说过；邻居家的

小妹妹请她去帮忙收拾书包，她却

因为人家房间太乱，硬是帮着整个

清理了一遍；但凡有家庭聚会，小

孩子都会不自觉地围着她转，她一

定会非常耐心地把她们照顾得很

好……

聪姐在成长的不同阶段表现出

来的不同状态，让我深切地体验着

陪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正值青

春期的她，时而神经大条、无所畏

惧，时而敏感易怒、谨小慎微；时而

放声欢笑、挥斥方遒，时而沉默寡

言、若有所思……一切既在情理之

中，又在意料之外，常常让人难以琢

磨。然而细品起来，我发现，聪姐在

不同事情上显露出来的状态开始逐

渐趋于相对稳定，这是否说明她已

经在不知不觉中隐隐地尝试构建自

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我和聪妈

也只会 适 度 引

导，决不过多干

扰，让她按照自

己的意愿成长。

我的女孩我的女孩
□□孟晓光孟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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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我已不是第一次欣赏冰

凌花了。

那小小的黄花，曾在我的相册

里、朋友圈频繁相见。我本以为再

次和她四目相顾，我就能像欣赏司

空见惯的其他花儿、树儿一样，心平

气和，波澜不惊……

唉，竟是我太低估“关东第一

花”的魅力了！

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

吉祥村的林间草丛，漫山遍野的冰

凌花此时正齐齐洋溢着金灿灿的笑

脸。也难怪，吉祥村本就是吉林省

名副其实的“冰凌花之乡”。别处的

冰凌花，赏花人费心思量，苦苦寻

觅，方得一朵、两朵。而在吉祥村，

她们一丛丛、一簇簇地竞相盛开，要

多热闹有多热闹，要多炽烈有多炽

烈，真是一步一拍照，两步一回头，

处处是风景，满眼皆有“小金花”。

说她金灿灿，毫不夸张，取景框里，

放大，再放大，小小冰凌花很快就变

成了大身姿，顾盼生辉，风流秀丽，

花瓣上像是被谁泼了一层油汪汪的

金墨，通体透着金箔般耀眼的光，直

叫人移不开眼睛。要不是屏幕背景

里还有干枯的秋叶，仿佛此刻不是

东北乡间的早春二月，倒像百花齐

放的盛夏似的。蜜蜂呢，也不时地

萦绕其间，像我们一样恋恋不舍。

冰凌花外表虽美艳动人，内里

却是个倔强、有傲骨的花中侠士。

世间草木大多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的法则，而她却反其道而行

之。繁盛的夏季，别的花儿百花争

艳，冰凌花不为所动，沉沉夏眠；秋

雨袭来，草木日渐萧瑟，她方渐渐苏

醒，随即为万物归寂的冬日积蓄能

量。当寒冷的北方吹过第一缕春风

时，冰凌花于冰雪中气昂昂、意飒飒

顶冰怒放，带来白山松水间最美的

春意！

冰凌花勇敢、坚毅，不惧困难，

心向光明，这又和吉祥村的苍鹭、

白鹭何其相似。冬季严寒之时，吉

祥村的苍鹭、白鹭一路南迁至澳大

利亚，待到春日烂漫之时，她们又

成群结队地飞回青顶山密林深处、

吉祥屯南面的苍鹭园。试想天地

之间，云飞鹭舞，何其壮观，何其勃

勃。虽未见其影，未闻其声，但白

鹭园里的窠巢分明牵动着这些鸟儿

们的心——苍鹭、白鹭一定正在某

处星夜兼程，只为早日回归吉祥村。

为了不惊扰鸟儿的休憩繁殖，

善良的村民还为游客修筑了高耸的

吉祥塔。站在5层塔顶刚好可以远

眺苍鹭之乡的全部风貌，一袭湛蓝

的天幕下，是林立其间的蒙古栎、松

柏、榆树、白桦和远处的耕地，微风

轻拂，它们扑簌簌地随风摇荡，像是

在等待着鹭儿、等待着春阳，等待着

又一个美好的春天。

赏完冰凌花，登毕吉祥塔，我们

顺着乡间小路逶迤前行。一路上，

看陌生的村落鸡犬相闻，苞米楼里

苞米满仓，我们放轻脚步，生怕惊扰

到吉祥村里的静谧。吉祥村人是勤

劳的，吉祥村人更是善良的。“好人

产品”下，淳朴村民们亲手种植的纯

绿色葡聚糖富硒大米，销售金额的

10%还会捐献给爱鸟协会，取乎天

地，用于自然。

村中大树几多，时有鸟鸣婉

转。我在一棵虬枝蜿蜒树冠亭亭的

蒙古栎下停留，掏出手机，记录了一

只欢乐小胖鸟在树上的恣意吟唱。

冰凌花开，鹭舞吉祥。不知名

的可爱小鸟啊，我想你们一定看过

美丽的冰凌花，喝过辉发河、饮马

河、伊通河里的水，领略过富饶繁

茂的植物景观，和苍鹭、白鹭等鸟

儿共同翱翔在蓝天之下，更感受过吉

祥村景美、人美的风土人情……春和

景明，万物生辉，一段驿路行记，自此

不只存储在相

册，更将永驻

我心间。

驿路行记
□钟 斯


